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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籍·内蒙古

拓跋祖地探秘
上一期提到，中国古代的史书对鲜卑

拓跋人究竟从何而来是有不少记载的。我

们分析一下这些史料，看看其中可有历史

之谜的答案。

南朝刘宋朝廷的史官记载说：拓跋鲜

卑，姓拓跋，他们的祖先，是汉朝将领李陵

的后代。《宋书》：“索头虏姓讬跋氏，其先，

汉将李陵后也。陵降匈奴，有数百千种，各

立名号，索虏亦其一也。”在南朝萧齐朝廷

的记载中联想得更具体，说北魏的拓跋

人，属于匈奴人。匈奴一位名叫托跋的女

子，嫁给了李陵为妻。匈奴人的风俗以母

亲的名字为姓，所以拓跋人是李陵的后

代。

虽然鲜卑人没有自己的文字，但中国

的游牧民族都有世代口述历史的传统，许

多重要的历史，尤其是男性世系，被编成

歌谣世代传唱。有关拓跋人早期的历史，

就是北魏建立后汉族文人根据拓跋人代

代口耳相传的《代歌》整理出来的。记入

《魏书》中的力微以上十五代拓跋先祖的

名字，正是被后来的汉族史官记录下来的

这类口传历史。

在《魏书》序纪中，拓跋人对于自己祖

先的居住地，也说得很含混模糊：“国有大

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统幽都之北，广

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

进入二十世纪，中外历史学家们一直

对“大鲜卑山”的方位进行着各种各样的

推测。推测的范围，从大兴安岭中段一直

到南西伯利亚的广大地区。

据《魏书》记载，为了表达拓跋人对自

己祖先的追念，太武帝拓跋焘写下了一篇

祭文，派中书侍郎李敞率领一个祭祀使

团，由乌洛侯人带路去自己的祖居之地祭

拜祖先。北魏太平真君四年（公元436年）

七月，李敞的北魏祭拜队伍历经长途跋涉

来到了拓跋人先祖的石室。祭祀是按照中

原人的礼仪结合了一些拓跋人的传统进

行的。祭祀结束后，李敞让工匠把拓跋焘

撰写的祝文凿刻在祖庙的石壁上。

学者们认为，找到拓跋鲜卑祖先的这

个“石室”，就能揭开他们的身世和来源之

谜。

几十年过去了，从大兴安岭到南西伯

利亚的原始洪荒之地早已揭去了她神秘

的面纱。而记载中的那个宏大的“祖庙石

室”，却不见任何踪影。

一直在寻找拓跋鲜卑踪迹的呼伦贝

尔文物站的米文平，读了马长寿等人著述

中的猜测，又得到北大考古学家宿白的当

面启发，在反复比对古乌洛族人的活动范

围后，认定拓跋人的祖先就应该生活在呼

伦贝尔北部、大兴安岭北段的山林中。

在漫长的寻找没有结果后，米文平开

始重新审视这里的环境。熟悉这里风情的

米文平认为，如果拓跋人早期生活在这片

山林中，他们的生存方式和生产技能应该

与今天生活在这里的猎民们相似。这些终

日与山林为伴的猎民们是不会建造那种

石质建筑的，更不要说那样大跨度的巨石

结构，近两千前的古人是无论如何也无法

完成的。

那么，这个巨大的“石室”，会不会只

是一个适于人类居住的天然洞穴呢？

大兴安岭北段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

畔山崖上的嘎仙洞进入他的视野。

出阿里河镇西北约 10 公里的地方有

一处天然洞窟，在一片高达百米的山崖约

25米左右的位置上，有一个巨大的天然石

洞的洞口，这是大兴安岭北部一个少有的

天然洞穴，洞高 12 米，宽约 20 米，洞深 92

米。当年米文平经过千辛万苦找到这个山

洞时，粗略地测量了一下，便感觉到它很

可能就是拓跋祖居之地。他一次次地向外

界介绍这个洞穴，引领同行专家一次次地

来这里考察，甚至还进行过初步试掘，然

而并没有发现有价值的东西。

1980年7月29日，米文平第四次来到

了嘎仙洞。这次他是引领内蒙古师范大学

的鲜卑史专家曹永年、内蒙古社会科学院

的北方民族史学者孟广耀等人参访这个

石洞。与前几次不同，他们是在那一天的

下午进入洞穴的。

大兴安岭的夏日依旧深沉静谧，和煦

的阳光终于穿透时间的隧道，驱散了笼罩

在这里的历史云雾，将一个惊世的秘密展

现在人们面前。

曹永年先生注意到洞内天然石壁上

有一片似是人工修整过的平面，便对米文

平说，这里似乎有字。那是 1500 多年前的

工匠刻凿的痕迹，那是1500年前北魏皇帝

写下的内容，那是被《魏书》记录了1500年

的文字……有时，人和历史之间，就是近

在咫尺。

接着，“鲜卑祖先的发源地”“拓跋鲜

卑人的发源地终于找到了”“鲜卑史研究

的一座丰碑”等题目迅速出现在当时的各

类媒体中。

嘎仙洞的发现，使我们对这个古老民

族最初的生存环境有了真切的了解和感

受，同时也为我们了解古代东北民族的分

布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古代民族的分布

情况，确立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地理坐标。

有了这个坐标，人们对兴安岭南北、嫩江

两岸古时的民族活动及生活状况也就比

较清晰了。拓跋鲜卑人就是从大兴安岭深

处走来的。

走出嘎仙洞的拓跋鲜卑，也走上了一

条漫长的迁徙之路。他们先是来到呼伦湖

畔，融入了一些匈奴、高车部落，形成了构

成拓跋主体的八部，无论后来遇到多少外

部打击、内部争斗，都没有离散。在拓跋鲜

卑的历史发育过程中，一直不断地吸纳着

周边的部族。

公元三世纪上半叶，他们越过阴山，

在呼和浩特平原立足，在这里生活了一百

四十多年，积蓄了足够的历史张力，让他

们又一次腾身跃起，成为动荡的北方大地

上秩序的象征。在拓跋铁骑的纵横奔逐

中，终结了十六国乱世，统一了黄河流域。

公元四世纪末，他们正式建立北魏王

朝，立都平城（今大同），开始了南北朝的

历史，也开始了中国历史又一次走向统一

的历程。他们为即将到来的中华大一统注

入了新鲜血液。

公元五世纪末的北魏孝文帝时，他们

再次南迁，迁都至中原腹地洛阳，全面接

受汉族文化，也引领一批内迁民族加入到

这个历史进程。这似乎是拓跋人在中国历

史舞台上耀眼的谢幕，当历史的聚光灯开

始移向他处时，他们已经义无反顾地融入

华夏大地。

他们留给中国的不仅仅是那个著名

的云冈石窟，隋唐时期的政治、经济、文

化、习俗、服饰等，处处可以看到拓跋的影

子。隋唐统一虽然不是拓跋完成的，其中

却有不可忽略的拓跋因素。一位历史学家

说：“北魏分裂以后，‘继起的任何一种力

量，不论从族属还是从文化方面来看，都

是脱胎于拓跋，从拓跋衍生而来，与拓跋

有很强的继承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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